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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自然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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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沉默的人，性格不开朗，再好笑的
笑话也不笑，天生就是如此，我经常一个人独
处，干一些事情，比如一个人打台球，一个人
健身，一个人玩游戏。我的大专同学谈恋爱
了，他女朋友送了他一只珍珠熊（仓鼠），他连
自己都养不好，就随手把这只珍珠熊给了
我。我那时候单纯又善良就用手捂着珍珠
熊坐在爸爸的摩托车上，把它带回了家，路
上它因为不安咬了我一口。
这小东西看着不大，咬人可疼了，我的

手还流了血，我爸爸给我拿了个纸箱，我把
这只珍珠熊放在里边，取名叫珍珠。纸箱就
放在我的床头柜上。
我每天吃饭的时候就喂它吃两颗花生

米，一小塑料盖水，它总是对我抱有警惕，我
也不知道它怎么想。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
着，我把卫生纸放进去给它做窝，不知道什么
原因，它把卫生纸撕成一条条的，放在它跟前
的花生米，它总要都含在腮帮子里，那么小的

口腔竟然能撑六颗花生米，看着它腮帮子那
么鼓，我都笑岔气了，故意用手挤它的腮帮
子，它就跟个受气小媳妇一样，把花生米一颗
颗吐出来。
有一次我故意把它放在床头柜上，它朝下

看看，距离地面很高，不敢跳又想摆脱我的控

制，我看它那怂样就不搭理它了，看我的电视。
突然我听到啪嗒一声，我朝右边一看，它四脚朝
天痛苦地挥舞着，我拿起它，它想回头咬我，再
看到我急得快哭出来的表情，它突然愣住了。
从这天后，我们两个感情迅速升温，它再

也不跑了，我经常把它放在我的肩膀上，让它
陪我看电视。半夜它睡着了，我用手指摸了
一下它的脑袋，它闭着眼狠狠咬了我一口，突

然发现是我，睁开眼看看我，用小舌头舔了舔
被它咬过的地方。
那段时间我去哪儿基本都带着珍珠，它

特别听话，大家都好奇这样一只小小的仓鼠
为什么能和我相处得这么和谐。我们真的是
彼此心意相通，它一个眼神我就知道它在想
什么，我一个眼神它就知道我什么意思，每
隔一个星期，我用我的香皂给它洗个澡，再
用我的毛巾给它擦干净身体，它只要一洗
完澡就特神气。
养珍珠的那些日子，我整个人都变得

开朗了，相比较小猫小狗，仓鼠的饭量很小，
一顿就两颗花生米，而且特别通人性。在我
的心里它不仅是一只老鼠，也是我的家人。

王 旭

我养过一只仓鼠叫珍珠

新一届上海市运动会的
战鼓又擂响了，这项上海市
的传统体育赛事从1953年
创办至今，已经将近古稀之
龄，跨入了第十七届的征
程。此时此刻，作为曾经的市运会
“老兵”，回顾前尘往事，真是感慨万
千。
我初次参加市运会的比赛，还

是1959年的第二届。那年年初，13
岁多一点的我破格进入成立不久的
上海市象棋集训队，得到了系统进
修棋艺的最佳环境。

20世纪50年代末，作为新生事
物的专业棋队，日常训练、管理还处
于摸索阶段，当时的棋艺资料极少，
棋队每天的训练手段就是下棋、复
盘。这种训练形式，在今天看来是
太简单了，但正是这种简单的训练
方式，让少年的我受益匪浅。因为
在进队之前，我和队里的“老法师”
何顺安、徐天利对局至少要被对方
饶两先（开局时连走两步棋），进队
之后大家就是分先平摆了。
那时队里共有何顺安、徐天利、

陈奇和我四名队员，何、徐都在全国
赛中进过前六名，属于“国手”；长我
十来岁的“大师兄”陈奇是市级高
手。胖胖的、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
屠景明先生是教练，他负责给我们

记录成绩。因为和三位前辈差距明
显，刚进队的头几个月我连输了一
百多盘。屠教练的那张成绩表上给
我登记了百多个“鸭蛋”（0分），屠
教练跟我开玩笑：“小胡啊，侬好开
禽蛋公司了。”虽然棋是一盘接一盘
地输，但老师们赛后的复盘指导对
我来说就是上好的“营养液”，我觉
得和老师们的棋越咬越紧，信心越
来越强了。终于，我在队内第一高
手何顺安老师手里争到了一盘和
棋，这是进队几个月后取得的“零的
突破”。那一天我感到天空特别高、
特别蓝、特别晴朗。
闭门造车数月后，检验我训练

成效的“大考”——第二届上海市运
动会象棋赛开始了。这是我参加的
第一个成年组正式比赛。感谢《新
民晚报》的著名体育记者冯小秀对
我的偏爱，我的名字时不时地出现
在他的报道中，让棋迷记住了我这
个小棋手。在师友们的关注下，我一
举打入了前八名决赛圈。决赛阶段
比赛，和何顺安、徐天利、朱剑秋这些
成名高手相比，我尚有不足，最后获得
了第七名，但“管住”第八名——“大
师兄”陈奇，证明了我的进步是显著
的。上海市运动会堪称我一年后获
得全国冠军的“起跳高度”。
将近半个世纪前的1974年第

五届市运会，也是令我难以忘怀

的。那届赛事，于我“亦师
亦友”的徐天利和老队友朱
永康是我夺冠途中的劲敌，
青年棋手汪士龙、李澄、于
红木等也具备了足够的冲

击力，冠军争夺战很激烈，具体战况
我就不多叙述了。我这里讲一段惊
险的故事：当时的比赛会安排一些
名手下基层到工厂、公社、部队为工
农兵表演，有一轮比赛让我们去周
浦的化工厂表演。厂里来接我们的
是一辆交通牌大卡车，驾驶室内可
坐五个人。途中在上桥时，我们的
车与一辆迎面驶来的解放牌大卡车
来了一个“强兑车”，如坦克般的解
放牌要比交通牌“硬扎”得多，我们
的车伤得不轻，司机双腿被夹难以
动弹，几位棋友包括我本轮的对手
不同程度挂彩，我随身携带的一把
雨伞生生地拗弯了，而我虽然受了
一点惊吓，倒是毫发未伤，看来是雨
伞代我受了“皮肉之苦”。多年之
后，与我同车、同样没有受伤的那年
才十六岁的裁判员葛维蒲还会和我
聊起这段共同的惊心历程。正因为
有了这样的体验，在棋赛中遇到任何
困难险阻，我都可以保持一颗平常
心，去争取胜利。
我最后一次作为运动员参加市

运会是四十年前的1982年第七届，
刚复刊的《新民晚报》对比赛有不少
报道。而今天，《新民晚报》“夜光
杯”又组织了有关市运会的征文，我
又一次想起了往事，在文章的最后，
我一定要感谢这份陪伴我一生的报
纸。

胡荣华

以平常心争胜负

20世纪70年代初，我
读中学时，周围有军干子
弟，他们会穿父辈遗下的
黄旧军装，一穿，人会焕
然一新，本来清俊的更显
英姿。那岁月，“到部队”
是好出路。
安是其中一个。我们

走得近，因为都喜好打乒
乓。安不珍惜拥有的，黄
军装时穿时不穿。他家住
衡山路一大楼内，独门独
户。到安的家，我们将厅
里两张方桌一拼，中间搁
上木板条，一张“乒乓桌”
诞生。那天，安的父亲归
来，人不是很高，但腰板挺
直，穿正式的部队干部军
装，特威严，见我们拼桌打
球，不高兴。我们同学几
个全噤声，随之鼠窜出门。
要好过的人还有阎

立，父辈的一身黄旧军装
不离身。他有一张端肃的
国字脸，鼻梁坚挺，脸颊瘦
削，薄唇冷峻，每个字都是
标准普通话。我去过他武
康大楼的家，一起在阳台
上喘着气举杠铃哑铃，比
画谁的大臂小臂肌肉凸起
度更高。有一次我们言起
硝烟，脸赤上火，割袍断
义，从此不再交流。
安在毕业半年前去了

杭州，成了空军地勤兵。
阎立则在一师之长的父
亲安排下，入青海一野战
部队——他正式穿上军
装当兵的年龄：16岁冒
头。至于我，即便太想穿
上黄军装，却摊上当年父
亲“臭老九”一枚等原因，
参军成空想。阎立和安，
他们在我渴望黄军装的
视线里先后消失。
我被分配去了工厂，

则又见到一个穿黄军装
的人卞。卞也是16岁当
兵，我见到他时已逾四十
岁，黑脸糙皮，脸颊上皱
纹深，像被一刀刀划伤后
愈合的疤痕。很少见他
穿工装，而是着一套褪色
的黄军装，在车间里诲人
不倦地找人谈话——他

是车间支部副书记。
对卞有传言：他在部

队本要再往上升，却因故
被谪，团参谋长转业到工
厂“降级使用”。离开部
队，却挚爱故旧——死黏
着那黄军装。一日晚，卞
蓦然出现在我工间时阅读
一本外国文学作品的车间
角落。卞谈话切入点是赞
我学习精神可佳，但最后
的归结点清晰：工作时间，
此“偷窃工时”的行为不被
允许。我愤懑，难以辩驳。
几年后，高考恢复的

日子，我已成生产能手，在
脏乱的高温环境中，十秒
不到可热扩一只轴承毛
坯。产品圆润，尺寸精确，
我却早熄灭读书跃龙门的
雄心。卞和他的一身黄军
装又踅到我跟前。他塞给
我一个布包，里面是一套
当年紧俏的高考自学丛
书，对我说：“好好考。想
想你阿婆，也为你阿爸。”
阿婆曾因父亲在运动中受
冲击，发病而殁；父亲的问
题，当时尚未走出阴暗。

卞还给我派发“高考
红利”：“给一个月时间备
考，不需上班。但考不上，
加班补回来。”说罢离去。
那年春，我还在车间

挥汗如雨，一入秋，洗白的
衬衫一穿，成了学子。离
厂前办手续，有人对我说：
去看看卞吧，他生恶病，已
在家休养两个月。
我去看卞，和车间另

一位与我同样受“高考恩
惠”的青工一起。卞在床
上，盘腿端坐，黑脸更黑，
刀刻的皱纹更深，头发稀
落。他依旧穿着一身黄色
的薄军装——军装在支撑
他余下的威武和自尊。
以后，想念卞时，也会

想起少年时的阎立。想他
们都是16岁到部队，都对
黄军装钟情，一个在未参
军前日日穿戴，一个直到
生命最后的日子不离身。
曾通过一位知情同学打听
阎立。被告知：他在野战
部队当连长，为救新兵，被
手榴弹炸伤，腿瘸了。“他
早已转业，在北方一个小
城”。
到今日，当年穿黄军

装者中，我仅和安尚联系。
在上海，隔段时日，我们
在一起，挥汗打几局乒乓。

郑 宪

黄军装
江南古镇黎里，春来

多梨花，故古名“梨花
里”。黎里因为有一间“荆
歌会客厅”，所以它对我来
说是一处亲切熟悉的所
在。没想到的是，我从千
里之外飞来海南昌江，竟
然有“黎花里”这三个字随
时与我撞见。“黎花里”和
“梨花里”，一字之差，两个
名字何等相似，令我恍兮
惚兮，仿佛是在一场梦里。
这昌江黎族自治县的

黎花里，真是有着梦的特
质，梦一般的美丽，梦一般
的奇异。
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

里的植物，茂密而奇幻，在
这个世界里，时间的概念
消失了，仿佛世界从来就
是这个样子，树木招展的
招展，穿透云天的穿透云
天，与这山，与这水，与四
处蛰伏的走兽爬虫，与凌
风来去的飞禽，交错纠缠
又相生相克，生机勃勃，亘
古未变。根如游龙长虫，
畅快地游走于地下，枝叶
如风雨雷电，肆意挥洒于
天空。纷扰的尘世和飞逝

的时光，好像都只是在这
片秘境之外。
我到过很多溶洞，虽

彼此相距天涯，却总是大
同小异。唯独这昌江的皇
帝洞，给了我无比的震撼。
我傻傻地站在如巨屋广厦
的洞中，仰视那铺天盖地
的如漩涡似的石顶。它
是从宇宙深处飞来，还是
岩浆自地下喷涌？它在时
间的尽头飞旋着，风一样舞
动着，火一样呼呼燃烧着。我
只能用梦境来形容它。而
据说在这梦一般的空间里，
考古发现了黎族人最早的
活动印迹。远古有多远？
它远在遥远的天边，却又
仿佛是在今天。他们也像
我一样渺小卑微，却又心
怀生命的尊严和勇毅，在
此钻木取火，飞土逐肉，繁
衍生息。也在此看日落月
升、斗转星移，听洞外鹧鸪
声声、黎歌悠悠，以及山风

呼啸、大河奔流。
皇帝洞口坐着一位孤

独的画家，他正用铅笔试图
描绘这山洞内部奇异的景
象。我想这世上是不会有
一支画笔，能画出它的壮
观。它如同银河系一般的
瑰丽，是鬼斧，是神工，是
造化的灵感，是海底火山
激情洋溢的作品，轻薄的
纸上又如何能留住它凝固
的呼啸和亿万年的奔腾！
十里画廊的风景，是

需要轻轻地慢慢地行走其
中的。它纯净了一万年，
你必得以纯净的身子和纯
净的心，才配与它相逢，成
为它画中的一棵树、一根
草、一条藤萝、一片叶。或
者是一滴水、一块沉默的
石头、一朵轻云，一片倒映
在水中的冷月。
月亮在浪论村早早就

升起来了。它悬挂于青山
之巅，俯视着它的黎民，它
这样深情地俯看了几千
年。它看见了黎族儿女的
刀耕火种，看见了他们的
男欢女爱，看他们悲欢离
合，看他们人丁兴旺生生
不息。它也看到了他们偶
然抬头看它，也许熟视无
睹，也许深情款款，也许相
看两不厌。今天我看到了
它，这亘古不变之眼，它也
看到我这个黎语发音为
“客”的外乡人了吗？它知
道我所从何来吗？知道远
在千里之外也有一个“梨
花里”吗？黎族的男女，舞
跳起来，黎歌唱起来，热情
好客的美酒端起来。我真
的仿佛是在一场梦里：今
月曾经照古人，反作他乡
是故乡，这是怎样春风沉
醉般的梦境啊！

荆 歌

黎花梦

责编：殷健灵

残余的米粒招来
三四只小麻雀啄食，
自在快乐的模样煞是
可爱。

风刮一夜，满耳落叶的簌簌声。清
早睁开眼看到久违的湛蓝晴空，不禁心
情大好。
推窗向楼下探看，有人倚在大门边

聊天。苍白的脸在阳光下自带一层金芒，
不知在说些什么，是完全听不懂的方言。
谁家的窗子大敞开，有个女音清丽

嘹亮，唱的竟是山西民歌《交城山》。久
违的乡音倍感亲切，屏息凝神细听，“交
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不浇那个交城它浇
了文水/交城的山里没有那好茶饭/只有
莜面栲栳栳还有那山药蛋……”
猛然间想到了本地著名的小

吃“莜面栲栳”。晋北地区有句俗
语，“三十里的莜面，四十里的糕，
二十里白面饿断腰”，是说饭食中
用黏米面做成的糕最耐饥，莜面次
之，白面最不抗饿。
莜麦即燕麦，也称油麦、玉

麦。燕麦片实则为莜麦未经脱皮
压制加工的一种营养品。北方高
寒，因种植地域不同而叫法迥异，故
而导致有人误以为这是两种食物。
莜麦脱壳碾成粉即为“莜面”。莜面

低糖、高蛋白质、高能量，其脂肪含量是
小麦、大米、高粱、荞麦、黄米五种粮食的
数倍，其释放的热量等同于猪肉或肥牛；
且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可清目降脂，美容
减肥，降胆固醇。此言绝然不虚。
莜面在山西，是百姓人家饭桌上的

家常吃食，巧妇可以做出十几二十种花
色各异的美味，而“莜面栲栳”首当其冲。
栲栳要想做得好，关键有三，沸水和

面、快速打卷、火候掌控。
幼时记忆中，每次吃栲栳准是奶奶

和面。我站在一旁看奶奶将滚沸的水注
入面盆。就用手指搅拌，且浇且搅，且搅
且浇，看得我双眉紧蹙，心揪起来。不烫
吗？咋不烫？老皮老肉不觉喽。
莜面很快变成絮状，看盆里的干面

所剩无几，把面絮与干粉
充分揉合，制成面团。奶
奶和面讲究“三光”，即盆
光手光面光。然后以湿布
蒙盖，使其“醒一醒”。一
刻钟后再次揉面，揪小团，搓成长条，切
分成更小一些合适的面剂。将面剂逐一
用拇指按扁，置于掌心用适宜的力度向
前快速推压。面剂子随即成薄片状。接
着以食指结合拇指，将面皮的一端揭起，
将食指缠绕，再抽出食指，讲究手速，越

快越好。此时的面皮则形成中空
竖立的柱体，这便是栲栳栳。
上笼隔水蒸。必须得是猛

火。蒸一刻钟左右。时间与火候
十分关键。蒸得时间太久，栲栳
会软塌，难以成型。但若蒸得时
间不够，则栲栳嚼起来不劲道，口
感欠佳。
蒸栲栳的同时调制蘸料。提

前泡好的黄花菜、黑木耳、胡萝卜
切丝或切丁，番茄切块。热锅冷
油，鸡蛋打散后入锅快速翻炒，将

炒蛋尽可能夹碎，盛出备用。葱花入油
锅爆香，放入备好的各种菜码猛火快炒，
是为使其断生。加适量水大火煮开，加
盐少许，待等汤汁收至浓稠时将蛋碎倒
入，稍加搅拌，最后滴几滴本地胡麻油。
栲栳已蒸好。打卤上桌喽。莜面特

有的香气，一团一团，四溢开来。如若是
在冬天，屋里雾气腾腾，屋外北风猎猎。
窗玻璃上的冰花盛开，父亲正在书房里
习字，冷不丁冒出一句：“莜面抹辣子，香
坏王瞎子！”
忽然想起一件事。有年去某地出

差，见路边一家饭馆的招牌上赫然写着
“莜面烤姥姥”，心下一凛。

仅几字之差，纠结这店家的莜面跟
“姥姥”有何关联？且还要将其烤了。真
比那母夜叉孙二娘还要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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